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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芙蓉镇》中的方言运用及其表现功能①

邓红华
（湘南学院 中文系，湖南 郴州４２３０００）

摘　要：文学作品中方言运用得当，会为作品增添别样的色彩和魅力。古华在《芙蓉镇》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运用
了大量富有艺术表现力的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并以其原生态的面貌、灵活性的使用为读者构筑了一个鲜活本真的语言

世界，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南国乡村的时代变迁。新时期文学创作应充分挖掘方言中蕴涵的语言学价值和社会学价

值，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

关键词：芙蓉镇；方言运用；表现功能

中图分类号：Ｈ１７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５１－０６

ＯｎＵｓａｇｅ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Ｌｏｃ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ｎ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Ｔｏｗｎ

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ｈｕ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Ｘ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ｚｈｏｕ４２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ａｎａｒｔ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ｒｅｍｏｒｅ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ｆｕｌｉｆｇｏｏｄｌｏ
ｃ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ＧｕＨｕａｇｒｅａｔｌｙｕｓｅｄａｌｏｔｏｆｌｏｃａｌｐｈｒａｓｅｓ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ｉｎｈｉｓｗｏｒｋ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Ｔｏｗｎ，ａｎｄｈｅｐａｒａｄｅｄｏｆ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ｒｅｆｒｅｓｈ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ｏｒｌｄｆｏｒｈｉｓ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ａ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ｏｗｎｉｎ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Ｗ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ｈｏｗｏｕｔｏｕｒ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ｉｎｏｕ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ｒｋｓｗｉｔｈｏｕｒｏｗ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ｕｐｏｕｒｒｉｃｈ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Ｔｏｗｎ；ｕｓａｇ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古华的《芙蓉镇》作为我国当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一面世就好评如潮，并在１９８１年获得首届茅
盾文学奖，这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它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二是它语言上的地方特色。”［１］《芙蓉镇》

“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２］２１５，为读者还原了历史长河中的诸多不

同寻常的片段。作品中方言土语或本真出现，或灵活变化使用，在给读者展示生动形象的地域风俗民情

的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对作品主题内涵、历史事实的深思。

古华是湖南郴州嘉禾县人。据《嘉禾县志》记载：嘉禾方言既带有赣语、湘语、吴语、粤语及北方方

言的某些痕迹，又保留了一些古语现象，形成了官话和土语并行的特点［３］５５１。在《芙蓉镇》的语言世界

里，古华将湘语、赣语、西南官话、湘南土语等多种方言与古语层、普通话交织融合，“对方言进行了选

择、加工却又不失原味，收拢了湘南乡土独特的魅力。规范以外的方言以其特有的自由态势对各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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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和语言定规以冲击，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４］

一　方言词汇本真出场，凸显人物与地域的鲜活自然
“古华对语言有很强的感性体悟与传达能力……借助方言的原生态性，古华以方言为血脉的语言

复苏了语词的灵活性、人间性及个体性。”［４］《芙蓉镇》里，古华巧妙选择了来自民间生活的原汁原味的

日常用语，通过方言土语本真出场的方式，“减少语言在由方言向共同语过渡之中所损耗掉的客观生活

原生态因子，使语言保持着一种鲜活的状态”［５］，从而达到凸显人物真实个性、展示地域别致风情等艺

术效果。

《芙蓉镇》中塑造了大量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角色：有“长了副凶神相，有一颗菩萨心”、遇事

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北方大兵”谷燕山；有“扶不上墙的稀牛屎”、“手指缝缝流金走银”的“二

流子”王秋赦；有“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晓得全”的“乐天派”秦书田；有“三锤砸不出一个

响屁”的“屠户”黎桂桂等。当然《芙蓉镇》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女性形象，无论是作为主角的胡玉音

还是作为配角的“五爪辣”等都形神兼具、各有特色。

“芙蓉姐子”胡玉音是个貌美心善却又命运悲惨的女性。《芙蓉镇》以她的“悲欢遭际为主线，表现

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升迁沉浮，揭露了‘左’倾思潮的谬误危害”［６］。在“左”倾思潮下阶级斗争

扩大化之前，芙蓉镇的生活和谐融洽，笑笑微微的胡玉音每圩在米豆腐摊子前与主顾谈笑：“再来一碗？

添勺汤打口干？”（第４页）“下锅就熟。长嘴刮舌，你媳妇大约又有两天没有喊你跪床脚、扯你的大耳朵
了！”（第５页）。但在“左”倾思潮下阶级斗争扩大化之后，面对政治风云突变，胡玉音自知灾星已来，坐
在竹椅子上出神：“唉，要是一家两口人都是虱婆子胆，老鼠见了猫一样，岂不只能各人备下一根索，去

寻短路？”（第７６页）“打口干”、“长嘴刮舌”、“跪床脚”、“扯耳朵”、“两口人”、“虱婆子胆”、“索”、“寻
短路”，字字都是寻常百姓日常口语，句句都是乡里人家真实用语。这些方言土语以其原汁原味的本真

面貌从不同侧面刻画了胡玉音柔弱却不懦弱、热情却不滥情、遇事有主见且敢于担当的个性特征。

支书嫂子“五爪辣”五大三粗、吃苦能干但又醋意十足。当胡玉音将积攒多年的一千五百元钱交给

“干哥哥”满庚支书保管时，“五爪辣”与丈夫黎满庚之间爆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好哇！这屋里要发灾倒灶啦！白虎星找上门来啦！没心肝的，打炮子的，我这样待你，

你的魂还是叫那妖精摄去了哇！啊，啊，啊———”

“五爪辣”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天晓得为什么一下子中了魔法似的，撒开了泼。

“好好生生的，你嚎什么丧？你有屁放不得，不自重的贱娘们！”

黎满庚也光火了，爬起来大声喝斥。

“好好生生！好好好生生！我都戴了绿帽子、当乌龟婆啦！看我明天不去找着那个骚婊

子拼了这条性命！”“五爪辣”披头散发，身上只穿了点筋吊吊的里衣里裤，拍着大腿又哭又骂。

“你到底闭嘴不闭嘴？混账东西！和你打个商量，这天就塌下来啦，死人倒灶啦！”黎满庚

鼓眼暴睛，气都出不赢……（第８１页）
夫妻之间仅仅两个来回的唇枪舌剑，就让一个“辣”味十足、“辣”得呛人的农村“泼悍妇”活灵活现

地站在了读者的面前。“五爪辣”没有文化，但“女人自有女人的聪明处”。凭着女性的直觉，她经常“舌

头底下挂马蹄”，旁敲侧击自己的老公：“自己的屋才是生根的屋”。当她意识到在政治局势对丈夫不

利，而丈夫帮胡玉音藏钱将对自家利益产生重大威胁时，她的“辣”瞬间爆发：“发灾倒灶”、“白虎星”、

“戴绿帽子”、“打炮子”、“乌龟婆”等一连串湘南地区农村妇女撒泼骂架斗狠的常见恶毒之词连珠炮式

地脱口而出、接踵而至，让黎满庚气急败坏、无力招架。这些普普通通的方言词汇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

出场，呼天抢地地咒骂既淋漓尽致地宣泄了一个女子火辣辣的复杂情绪：对胡玉音占据了自己老公心中

位置的强烈嫉妒，对黎满庚未与自己交心的极度气愤，以及对自己一心为家却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的满腹

委屈与不满；更形神兼具地体现了“五爪辣”的伶牙俐齿、泼辣厉害、得理不饶人的个性特征；还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左”倾思潮下政治运动对人性人情的破坏，间接表现了政治的残酷性。

２５１



第１７卷 邓红华：论《芙蓉镇》中的方言运用及其表现功能

《芙蓉镇》中的方言土语不仅可以丰满人物形象，还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情民俗

画。这幅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情民俗画中既有五岭山区代代相传的俗语谚语，还有取材于地方自然环境

或风俗人情的顺口溜、民间歌谣等。而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被艺术界称为民歌“活化石”的伴嫁歌。

民歌历来是民间语言的精英荟萃，其和谐的音韵让人琅琅上口，便于传诵。《芙蓉镇》中贯穿始终

的风俗歌舞———“喜歌堂”就是嘉禾著名的婚嫁习俗之一“坐歌堂”。嘉禾历来为汉瑶杂居之地，有“民

歌之乡”的美誉。其中“湖南南部嘉禾县的伴嫁哭嫁歌是我国风俗音乐中极具代表性的婚嫁类歌曲，其

丰富的唱腔早已闻名于世”［７］，目前已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喜歌堂”唱词丰富：既有对女儿

生活的依恋，也有对婚姻生活的疑惧，还有对包办婚姻的控诉，蕴涵了湘南边远山区深刻的社会人情风

貌。《喜歌堂》曲调迷人，“既有山歌的朴素、风趣，又有瑶歌的清丽、柔婉……洋溢着一种深厚浓郁的泥

土气息。”［４］３１《喜歌堂》见证着胡玉音与秦书田的相识、相知与相恋，他们爱唱他们的歌。例如：

天下有路一百条呦，能走的有九十九。

剩下一条绝命路呦，莫要选给我姐走。

生米煮成熟米饭，杉木板子已成舟！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块木板背起走。

生成的“八字”铸成的命，清水浊水混着流。

陪姐流干眼窝泪，难解我姐忧和愁……（第１５７页）
这是一首典型的嘉禾哭嫁歌。歌中的女子在即将出嫁之前边哭边唱，唱中有哭，哭中带唱，哀怨的

歌声中满是心酸的泪水。这首哭嫁歌中的唱词以物喻人、喻事，形象生动且通俗易懂。“一条绝命路”

既有女子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极度恐惧，又有对父母强行包办婚姻的愤懑与埋怨。“生米煮成熟米饭，杉

木板子已成舟”将方言俗语和相应的共同语俗语联合使用，前后出现，强调了女子对婚姻不能自主的无

可奈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块木板背起走”也是运用语义复现形式来倾诉女子对未来婚姻生活

无尽的悲伤和痛苦。“生成的‘八字’铸成的命”同样运用同义反复的形式来强烈抨击旧时婚姻制度对

女性的禁锢。而为什么胡玉音与秦书田在“畅饮着人生最甜蜜的乳汁、最珍贵的琼浆”时会唱起这样一

首怨天怨地、怨父母怨命运的哭嫁歌呢？难道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抑或是对自己未来爱情婚姻

之路的担忧？个中缘由任凭读者见仁见智。

二　方言词汇巧妙选择和使用，增添文学语言画面感和新奇感
成熟的作家都知道“方言”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就能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凸显文学的鲜活本真；

用得不好则会破坏文学的流通性，损害文学的审美普泛性。那么，“在公共交流和文化特异不能两全的

时候，我们不能不做出一些权衡和妥协……我尽量保全方言中比较精华的东西，发掘语言中那些有丰富

智慧和奇妙情感的文化遗存，但我不能写得人家看不懂，必须很有分寸地选择和改造，慎之又

慎。”［８］１７５－１７６古华在创作《芙蓉镇》的过程中同样对选用的大部分方言土语进行了巧妙的选择和使用，

让作品中的方言词语既蕴涵地域文化精髓又没有阅读障碍，这些“没有阅读障碍的方言词语和句子的

运用，可丰富文学语言的表达手段，可丰富共同语的材料，可弥补共同语在表达具有特定地域性的人、

事、物时表现力的不足”［９］，使文学语言既具画面感又添新奇感。

例（１）可是栽秧莳田面朝泥水背朝天，腰骨都勾断，挖土整地红火厉日头晒脱背脊皮……
（第２２页）
“莳田”一词在赣语、客家话和湘南土语中常见。“腰骨”就是普通话里的“腰”，它采用湘南方言中

常见的“人体组织＋骨”的表达方式，在《芙蓉镇》里相同的说法还有“脖子”说成“颈骨”、“脊梁”说成
“背脊骨”、“下巴”说成“牙巴骨”等。“勾断”一词中的“勾”极具形象色彩，一“勾”就已简单明了地反

映了人长期弯腰耕作时的劳累辛苦。而“红火厉日头”中“厉”字一出，则让人顿时感受到了夏日骄阳的

强大威力，读者的面前满是刺眼而毒辣的阳光。

例（２）天晓得，我们两个都体子巴壮的，又没得病。（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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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得”是“知道”之义，“体子”是“身体”之义，“巴壮”是“结实”之义。这三个词都在湘南地区通

行，其中“晓得”的通行区域不仅限于湘南地区，而“体子”和“巴壮”分属于“Ｘ子”类名词和“ＸＡ”类形
容词，其构词形式则更具湘语特点。在湖南方言和嘉禾方言里，“体子”这类词属于“Ｘ子”类词语，也就
是方言中常见的“子”尾词。这类词在《芙蓉镇》中使用频率很高，类似的还有“印子”（痕迹）、“星子”

（星星）、“脸子”（脸）等。“从‘子’尾的语源看：名词‘子’尾是由小称的‘子’发展而来的。”［１０］“巴壮”

这类词属于“ＸＡ”类形容词，其组合方式为“程度语素＋性状语素”，带有夸张的色彩，起到强调语义的
效果，类似的还有“（铺子和铺子是那样的）挤密”（兼有数量多与间隔窄双重意义）、“（忘得）精光”（一

干二净）、“（脸块吓得）寡白”（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等。其中的“巴”“挤”“精”与“寡”都不表实在意义，

只表程度高。这种“ＸＡ”类形容词形式简单但语义丰富，用字朴实但效果独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
和感染力，普通话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词语进行替换。

例（３）（王秋赦）就连衣服、裤子也筋吊吊的，现出土改翻身前的破落相来了。（第２３页）
“筋吊吊”是ＡＢＢ式形容词，其中“筋”给人“纤细条状”的实物感，“吊吊”给人“悬挂空中，晃来晃

去”的动态感，两者一结合就极其生动地描绘出王秋赦布条上身、布随人动的那种衣衫破烂不堪的具体

形貌，含蓄的语言辛辣地讽刺了王秋赦是个只会“吃活饭”、不会“做死事”、好吃懒做的流氓无产者。文

中类似的词语还有：“肥冬冬（的团子肉）”“（胸脯还）肉鼓鼓、高耸耸”“新崭崭（的衣服）”等等，这类词

语都极具语言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

例（４）（胡玉音）父亲入过青红帮，母亲当过妓女，本人妖妖调调，拉拢腐蚀干部，行踪可
疑。（第３９页）
“妖妖调调”是ＡＡＢＢ重叠式形容词，是一个用来形容不正经女性的贬义词。当读者看到这个词

时，眼前便会浮现出一个妖里妖气、举止轻浮、不守妇道的“狐狸精”似的女子。用“妖妖调调”形容胡玉

音显然是不合实际、颠倒黑白，却正是说话人李国香和王秋赦心理极其阴暗的一个表现。文中类似的

ＡＡＢＢ重叠式形容词还有：“好好生生”（好好的）、“（住得）满满登登”（十分得满）、“（坐得）规规正正”
（十分规矩、端正）、“（她也是）昏昏糊糊（的）”（昏头昏脑、神智不清）等等。“ＡＡＢＢ重叠格式也是普通
话形容词的常见格式，但上述重叠式形容词却为方言所特有，其表现功能也为方言词所独具。”［１１］

例（５）那崽娃好胖哟，红头花色，手脚巴子和莲藕一样，巴壮巴紧的。（第１９６页）
“红头花色”在湘南地区常用来形容一个人长得好看，而且这种“好看”着重是指这个人肤色的红润

健康。“手脚巴子”也是“子”尾词，是指“胳膊”和“腿”。“巴壮巴紧”表示肉多且结实紧致，它是根据方

言中常见的“ＸＡＸＢ”式形容词构词方式而成。文中类似的还有“武高武大”（高大粗壮）、“（脸块）火烧
火辣”（又红又烫）、“（冬笋）格崩格脆”（十分脆且很爽口）等。这类“ＸＡＸＢ”式形容词组生动别致、表
意丰富兼具夸张手法，确实很难在普通话中找到相对应的词语进行替换。《芙蓉镇》中还有“ＸＡＸＢ”式
的动词词组：“摆明摆白”（公开的进行）、“厮亲厮敬”（相亲相爱且相敬如宾）、“不声不气”（做事十分

低调、不声张），以及“ＸＡＸＢ”式的名词词组：“弱门弱户”（势力单薄的家庭）、“冷面冷心”（十分冷淡的
表情）等，表意准确之余给读者带来新奇之感。

例（６）那年月五岭山区的社员们几个月不见油腥，一年难打一次牙祭，食物中植物纤维过
剩，脂肪蛋白奇缺，瓜菜叶子越吃心里越慌。肚子瘪得贴到了背脊骨，喉咙都要伸出手。（第

２６页）
“肚子瘪得贴到了背脊骨”是一则极尽夸张手法的惯用语。《中国俗语大辞典》中收录的常见说法

是：“肚皮饿得贴脊梁”、“前肚皮贴后肚皮”、“前心（胸）贴后心（背）”等［１２］２４０。就表义而言，这则惯用

语的语义与《中国俗语大辞典》收录的惯用语的语义一样，都是指一个人饿到了极限的夸张说法。但方

言俗语中将普通话里的“脊梁”颠倒语序说成“背脊”，并在后面加上“骨”字来表示，就具有明显的湖南

方言色彩。另外方言俗语中多用的一个“瘪”字，则更具形象感，瞬间就将“饿”的形态由模糊变成了具

体，让读者产生了真实的画面感。

《芙蓉镇》中选用了大量与普通话不同的方言词汇（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惯用语等）传情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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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风情。这些方言词汇具有“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

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１３］３０８《芙蓉镇》中方言词汇与共同语词语

的“无缝对接”，有效增添了文学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给读者带去了别具一格的新鲜感。

三　方言语法潜意识流露，产生打破常规思维的新鲜感
作家在进行方言写作时，为了顾及文学作品审美的普及性，会精选表意准确、蕴涵丰富的方言词汇

来传情达意，但一般不会刻意选择方言语法进行创作，而是沿用普通话语法体系。可“方言语法则最为

深层次地体现地域人群的思维特征；而这种不同地域人群的思维差别是十分细微的，以致那些以语言为

职业的作家们也难以洞察，从而导致在具体的文学写作中，方言句式语法的使用最为自然而本真，最为

接近‘原生态’，因为作家们几乎都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境下采用了方言语法的表达形式。”［１４］古华也

不例外，因为他熟悉的母语“嘉禾方言既带有赣语、湘语、吴语、粤语及北方方言的某些痕迹，又保留了

一些古语现象”，因此有一些方言和古语中的语法痕迹就在他的不自觉中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芙蓉镇》，

这些方言语法的潜意识流露，不但没有影响到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倒给文学语言带来了打破常规思维

的新鲜感。

例（７）但他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怕吵闹开去，叫隔壁邻居听了去，不好收场。（第８１页）
例（８）好！不能让坏人夺了去。今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第１３８页）

例句中的“去”是趋向动词，本应紧接在动词“听”和“夺”后作补语，“听去了”“夺去了”才是符合现

代汉语语法规范的。这两例不合语法规范，是因为受到了湘方言的影响，“湘方言则往往于动补之间插

入助词了（哒）或‘起’，表达成‘听了去’、‘提了来’、‘送起去’、‘带起来’”［１５］。

例（９）就是一班年轻媳妇、妹子也不怕他，还敢使唤他（秦书田）：“癫子！把那把长梯子背
过来，给我爬到瓦背去，晒起这点红薯皮！”（第３７页）
例句中的“晒起”为“动词＋起”的语法格式，这种“动词＋起”的语法格式是赣方言、湘方言中的一

种语法格式。这里的“起”作动词“晒”的结果补语，意思是“晒好这点红薯皮”。非湘方言和赣方言区

的读者在读到这样的语法格式时，即使不是很了解“起”的意义和用法，也不会觉得晦涩难懂；而自己母

语中存在这种语法格式的读者见到后则会心一笑。

例（１０）妖妖调调的，穿着短裙子上班，要现出你的腿巴子白白嫩嫩？（第１１页）
“白白嫩嫩”作为修饰定语在规范语法中本应放在中心语“腿巴子”之前，其正常语序为“白白嫩嫩

的腿巴子”。但在方言语序中，却产生了定语后置现象，变成了“中心语＋定语”的形式。不合常规的语
法结构改变了句子的正常语序，反倒起到了改变句子语意焦点、凸显了“白白嫩嫩”的语用效果，反映了

李国香因“求爱”碰了谷燕山一鼻子灰后的满腹羞恼。这种语法现象可能是古代汉语特殊语序现象在

方言中的遗留。

例（１１）有的说是因它的木质差，烧成木炭不厉火。（第１３页）
“不厉火”中的“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给出的释义是“严格”“严肃、猛烈”和“姓”。可

知“厉”在普通话中除作“姓”外，一般作形容词，后面不带宾语。但作品中，“厉”却与“火”组成了动宾

词组，由形容词活用为了动词，意思是“使火厉害（大、旺）”。这种语法现象可能也是古代汉语中词类活

用现象在方言中的遗留。这种现象虽不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倒也产生了表义简洁之功效，体现了语言

的经济原则。

例（１２）你回来也不把个信！我早也等，晚也等……（第２０７）
例（１３）你他妈的酒坛子我留把明天再来打！（第１２９页）
例（１４）玉音，玉音，我是讲把你听的，讲把你听的……（第６４页）

“把个信”就是“给个消息”，“留把明天”就是“留给明天”，“讲把你听”就是“说给你听”。上述例

中的三个“把”都可对译成普通话里的“给”，例（１０）中的“把”相当于动词的“给”，例（１１）、例（１２）中的
“把”相当于介词的“给”。方言中之所以用“把”而不用“给”，是“由于‘给’的出现是元代时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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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给’也主要在北方方言及书面规范语中出现，故在汉语方言中‘给’在许多地区就普遍缺失……而

这一点在湘南土话中表现得更为突出”［１６］３１６。这些未遵循共同语语法结构规定进行的语言表达，从更

深的层次体现出不同地域人群之间因各自方言的不同，因而存在着细微且不易察觉的思维差别。

综上所述，古华在《芙蓉镇》的创作过程中，面对大量来源不同、形式多样、语义多彩的方言土语，没

有采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主题思想、人物个性以及地方风情的需要，尽量秉承

“精准、明确、形象、真实”的选词原则，将普通话和方言巧妙结合，使其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撞击，

最后达到了语言生态的和谐局面，为读者构筑了一个鲜活本真的语言世界，充分展示出南国乡村浓郁的

地域色彩和生活情调，从而完美地诠释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的内涵。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个民族最具‘民族性’的文化符号”［１７］，“方言还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样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里的珍贵财富。”［１８］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剧烈冲击，面对方言文学的创作困境，《芙

蓉镇》仍能被评选为“《亚洲周刊》本世纪１００部中文小说”之一，就足以证明方言只要运用合理得当，就
能积极推动作品主题深化，让人物形象丰满，地域色彩明显；就能使文学语言产生鲜活本真、精妙灵活、

形象生动等艺术魅力，给读者带来别样而奇特的审美感受。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方言

的文学是属于全中国的，中国文学中的方言也是我们的民族语！正是由于适当、巧妙地运用了方言，才

出现了缤纷多彩的中国文学。”［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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